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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稿

张氏三迁
文 张端恒（上海花城）

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一百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从推翻
“三座大山”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直到脱贫致富奔小康,发生了许
多重大事件,每一件都值得歌颂。

我是大上海的一个小市民 ,不
可能写出什么重大事件和伟大事

业,只能说说发生在我身边、眼睛看
得见、耳朵听得到、伸手摸得着的平
凡小事而已。 上海历来是个住房条
件差、困难多的大城市,要解决上海
市民的住房问题 ,可谓是 “蜀道难 ,
难于上青天。 ”住房是上海市民最
大的祈盼和聚焦点。

大上海虽然有繁华的南京路 ,
热闹的四川路,典雅的淮海路,宁静
的衡山路,但还是像墨西哥电影《大
墙后面》那样,大墙遮挡不住大墙后
面的尴尬景象。 在 1970 年代前,上
海很多居民家吃喝拉撒在同一个房

间里,司空见惯。 生煤炉、倒马桶是
每天的必修课,一个是晨曲,一个是
晚歌。 搭阁楼、打地铺、螺蛳壳里做
道场,几乎家家如此。合用一个厨房
间,共用一只水龙头,是一条独特的
风景线,称为“厨房交响乐”。美其名
曰“石库门”,不是独门独户一家享
用,而是东西厢房一隔为三住三家,
隔得了视线, 隔不断声音， 客堂间
“三代同堂”热闹非凡。亭子间,老虎
窗是上海独特的空间, 楼上楼下几
十家 ,如此这般 ,戏称称为 “七十二
家房客”。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几乎没有造

过房子,居住情况更是雪上加雪,很
多年轻人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
有一对兄弟共住八平方米的棚棚

房,结了婚后,一三五哥哥住,二四六
弟弟住, 平时回父母家打打地铺挤
一挤,孩子也不敢生。

改革开放后, 造起了许多封闭
式小区 ,有单幢别墅、联体别墅、有
高层、有小高层的小区。 建起了一
幢幢商务楼 、办公楼 ，高达一百多
层,直穿云霄,与白云握手。 国际饭
店变成了“小弟弟”，人民广场连同

人民公园四周高楼林立, 变成了一
个“大关井”。

开发浦东的进军号一吹响 ,陆
家嘴的烂泥渡路不见了, 取而代之
的是宽阔笔直的世纪大道；延安路
轮渡码头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延
安路遂道。建起了东方明珠电视塔、
金茂大厦、国际会议中心、环球金融
中心、上海中心等高楼大厦。 陆家
嘴变成了东外滩, 雄姿不亚于西外
滩, 黄浦江上相继造起了杨浦大桥
和南浦大桥两座跨江大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上海市民
感受最深的是住房条件的改善和提

升，这也是最欣慰 、最实惠的获得
感。 聊起住房之难之苦,我是一肚子
苦水无处倒,笑中带有泪花,苦涩中
含有喜悦,忆苦思甜也罢,忆甜思苦
也罢,歌颂也罢,诉说也罢,任凭你理
解和体会。

我 1959 年从浙江化工专科学
校毕业, 后分配到上海化工医药设
计院。 弧身一人,举目无亲,不要说
住房,连张床都没有,只好住在单位
的集体宿舍里, 这一住就住了整整
三十年,三十年啊! 人生能有几个三
十年噢!

结婚后,由于夫妻分居,男方没
有资格分房子, 看着单位里一次次
分房子,我只好望“房”兴叹。我爱人
在浙江海盐沈荡镇工作, 虽然路程
不是很远,但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乘
火车还要换轮船, 这轮船就像电影
《早春二月》里的小火轮一样开得很
慢,如果碰到脱班一天都到不了。我
爱人又是老师, 每年寒暑假都要到
上海来。她来时,我同房间的同事只
好搬到别的房间去挤一挤, 好在大
家都是同病相怜,彼此理解,能互相
体谅。 春节时同事们都回乡过年团
聚，也给我提供了大大的方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国家落实
知识分子政策 ,1980 年我院从市里
分配到几个进沪的名额, 好不容易
有一个名额给了我。 我院曾二次派
人到学校商谈调动之事, 那位连长
出身的校长硬邦邦地说：不行。 赵
老师是正宗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毕业

生,我校唯一的一位现任教导主任，
他说：“我校理化实验室正好缺个管
理员,把老张调到我校来好了。 ”我
院的同事觉得好笑 ,堂堂的工程师
却让他洗烧瓶刷试管 ,可笑得无以
言对。 还言之凿凿地说 ：“退一步
说 ,等赵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回校
工作后，再考虑考虑这件事。 ”这一
等,整整等了四年,等到几位师范毕
业生回校工作了，我的名额差点被
取消了。

1984 年我爱人调来上海, 分配
到与我同一系统的上海医药学校。
当时双方单位都没有现成的住房 ,
我单位在集体宿舍走廊尽头隔了一

小块地方, 作为我们的安身立命之
地。像阿根廷电影《屋顶》一样,也像
舞台布景一样,没有屋顶,阳光充足,
空气流通。 就是这么一间哭笑不得
的“房间”,只能放一张床,一张小桌,
两把椅子而已, 再无插足之地了,一
些物件只好“寄存”在我原来住的房
间里。 上厕所烧饭都要按号排队,女
儿无法安置, 只好寄托到一个孤老
家里, 每天一早赶到孤老家做早餐,
打发女儿上学, 晚上吃好晚饭安顿
好女儿才回到自己的“家”。 其中的
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难以言表。

1989 年分到一间房在新华路
上,是邮电局楼上的一间半直套间,
南北通风, 煤卫独用。 我进行了装
修,铺地板、贴墙纸、装浴缸,买了一
套组合式家具 ,电视机、电冰箱、洗
衣机、电风扇 ,一应俱全 ,塞得满满
当当。女儿也有半间小天地,我的集
体户口变成了居民户口, 女儿也进
了市三女中 ,好事成双 ,可喜可贺 。
当时的心境啊! 可用十二个“舒”来
表达：舒心、舒怀、舒畅、舒爽、舒宜、
舒缓、舒适、舒服、舒展、舒顺、舒趟、
舒坦。 像西藏百万农奴挣脱了铁链
翻身获得解放, 像北京周口店猿人
从黑暗的山洞里走进了阳光灿烂的

伊甸园，像抗战胜利祖国解放一样,
我和我的家人欢天喜地,无比喜悦。

当时,新华路被称为上海“上只
角”的“上只角”，马路两边的法国梧
桐铺天盖地, 两边有星星点点的小

洋房,人称“外国弄堂”。 新华路东头
是交通大学,西头是东华大学,有人
说, 走在新华路上的人有一半是教
授，虽然夸大一点,倒也不假。 新华
路有新造的影城和民乐团、 轻音乐
乐团,文化气氛很浓。 路过的汽车不
能按喇叭,宁静而优雅。

1994 年,以小换大,我在茅台路
上的茅台花苑分到一套二室一厅、
75 平方米的福利房, 当时市值三十
万。 我们进行了装修, 铺了实木地
板,做了壁厨。 厨房间、卫生间的设
备全部换掉, 装了可调光的卷帘窗
帘,买了一套意大利式的家具,装了
日本产的空调机, 正好一位台湾亲
戚回大陆, 给我们带来一只彩电和
一架英文打字机,增光添彩不少,在
当时来讲属于时尚奢华的了。

茅台花苑共有六幢二十六层的

楼房组成, 半圆形排列 , 当中是广
场、花坛、喷水池 ,当中还有一幢小
洋房 ,里面有老年活动室、图书室、
多功能活动室等， 内有托儿所、幼
儿园、小超市。前门有 71 路终点站,
出行很方便。 后门有菜场、小商品
市场、花鸟市场,周边有长宁老年活
动中心、老年公园、长宁图书馆、长
宁文化中心、街道卫生中心等,各方
面都很方便。

1990 年代初，高层电梯房还不
多,亲朋好友的孩子来玩,乘电梯楼
上楼下乱窜。 他们开玩笑说：“老张,
人家是鸟枪换炮 , 你是炮换核武
器。 ”比喻不一定恰当,事实倒是如
此。女儿也有了自己的闺房兼书房。

1996 年, 女儿从浙江大学毕业
回沪工作,分配到远东出版社,出版
社就在仙霞路,与茅台路临街,上班
路程不到十分钟, 中午也可回来吃
饭,简直如同在家里上班。 在上海这
样的大城市里,这样好的机会,真是
可望不可求。

1999 年, 女儿的婚事提上了议
事日程,准备购买一套婚房。 我正好
看到长宁路上正在建造的一个小高

层小区———上海花城。 当时上海小
高层小区不多,属于稀有资源,我们
去看了房源,觉得小区布局合理,绿

化面积多,房子结构精致,外墙用赭
红色的瓷砖贴面, 门框窗框都用白
条子勾勒出来, 近看远看都很醒目
时尚。 进了小区大门就是花坛、喷
水池,水池中有一座飘带式的雕塑,
还有大的下沉式广场, 一条小溪把
三者连成一体, 有地面停车位和地
下车库,各种设施都比较齐全超前。
后面沿河有 300 米长 、20 米宽的
“后花园”绿色带 ,唯一美中不足的
是后门有一条又脏又黑又臭的苏州

河,一时下不了决心。售楼人员看出
了我们的犹豫不决, 热情地向我们
介绍：市里已成立了苏州河治理改
造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有计划地对
苏州河进行治理和改造。 我们听听
也有道理, 苏州河总不至于这样一
直脏下去黑下去臭下去吧! 我们最
终在小区中心买了一套一梯二户、
二室二厅、南北通风、111 平方米的
婚房。上海花城共有十三幢房子,一
千多户人家,每幢楼都用花命名,如
牡丹楼、桂花楼、芙蓉楼……小区月
月有花开,季季有花香,名副其实的
花城。

苏州河经过十多年的治理不脏

不黑不臭了,水也变清了。常常有江
鸥在江面上飞翔, 说明河里有小鱼
小虾了。现在苏州河打通了,与河滨
公园、九湾景观带连在一起,加上对
岸普陀区一号绿地和长风公园 ,上
海花城简直如同造在花园里。

2009 年外孙女出生了, 为了照
顾小宝宝,我忍痛割爱，把茅台路的
福利房置换到女儿小区的商品房。
他们住前幢的三室二厅, 我住在后
幢的二室二厅,同是八层,前阳台对
着后窗户,看也看得见,叫也叫得应,
真是一碗汤的距离, 相互照顾非常
方便。

这就是住房给我带来的苦和

乐,悲和喜。 像我这样的小小老百姓
一生三迁, 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人
家,五迁六迁不稀奇。现在一家有好
几套房子、一家住一个楼面的、一家
住一幢别墅的多的是。

但事情总有两面性, 上海还有
很多棚户区要拆迁, 很多老小区老
房子要改建改造, 那些住在老洋房
里的人家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七
十二家房客”，既不能动迁 ,又不能
改造,非常尴尬。 要彻底解决上海住
房问题,还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在
第二个一百年到来之际, 上海将成
为太平洋西岸的一颗耀眼明珠。 美
丽中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大放光芒, 永放
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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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启示

文 单中海（天山华庭）

俗话讲，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在古代，站坐是一个人的门面，如果
姿势不好，是要被批罚的。 当年，原
壤因为接待孔子时蹲坐着， 把孔子
惹怒了。孔子先用拐杖敲击其小腿，
然后将其怒斥一通。 对于谨守礼仪
的孟子而言， 坐姿还曾引发了一场
婚姻危机， 仅仅因为有一次看到妻
子坐姿不对而要休了她……由此可
见，坐姿在先秦时期就很重要。

那么，古人是如何坐的呢？先秦
时期，唯一正规的坐姿叫“跪坐”或
“正坐”。 坐时，将臀部放于脚踝上，
上身挺直，双手放在腿上，两眼目不
斜视， 但有时表示庄重或向客人表
示尊敬而将臀部离开脚踝， 这种坐
姿被称为“长跪”。

古人对坐姿要求极其严格。 据
《礼记·曲礼》记载：“若夫，坐如尸，
立如斋。 ”意思是说，坐就要像祭祀
中替代死者接受祭礼的人一样坐端

正，站就要像斋戒时一样站得恭敬。
古人通常席地而坐，当然，席越

厚越舒服。“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
三重，大夫再重。 ”显然官越大，待遇

越高。所以，天子坐的席五层厚，诸侯
坐的席三层厚，大夫坐的席只有两层
厚，普通人坐的席恐怕只有一层厚。

春秋战国时期， 君臣商讨国家
大事，并非君主坐在龙椅上，群臣在
殿下站成两列， 而是君臣跪坐在一

起。 椅子是在南北朝时期从西域传
入中原的，所以当时并没有椅子。更
没有龙椅。一直到隋唐时期，才出现
皇帝坐在龙椅上以及文武百官站立

两旁的现象。
汉族人的坐立姿势， 从席地而

坐到屈膝而跪，再到重足而坐，形式
上看是生活习俗变化， 也有异域文
化影响。 但其中蕴含着人主体意识
的逐渐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

总之，良好的坐立姿势至关重要，
从小养成正确坐姿会让你一生受益。

随谈古今的“坐姿”


